
风铃6
2026年3月18日 本版主编：李 元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颜 华

心有小暖
文/卜庆萍

都市心情

清晨被窗外鸟鸣唤醒时，窗帘缝里漏进一缕金色的

阳光，落在枕边叠好的衣物上。指尖触到布料的温度，忽

然想起昨夜临睡前，母亲悄悄走进房间，把我随意搭在

椅背上的外套熨得平整，又将换洗的睡衣叠成方方正正

的模样。没有言语，没有刻意的叮嘱，却在这无声的细节

里，藏着最妥帖的温柔。这样的暖意，像春日里刚沏好的

一杯花茶，不浓烈，却在舌尖漫开淡淡的甜，漫进心底，

便成了驱散寒凉的力量。

通勤的路上，地铁门刚打开，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就

被涌来的人潮困住。宝宝在车里不安地哼唧，妈妈一手

扶着车把，一手试图拨开人群，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旁

边穿格子衬衫的男生见状，主动侧身挡住拥挤的人流，

轻声说：“姐，我帮你扶着车。”对面戴眼镜的女生也默契

地伸手托住婴儿车的另一端，两人配合着将车稳稳推到

车厢内侧。妈妈连声道谢，宝宝似乎也感受到了安心，咯

咯笑了起来。那一刻，车厢里的推搡仿佛都停了下来，阳

光透过车窗落在婴儿车的小帐篷上，也映得周围人脸上

满是柔和。原来温暖从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像一颗投入

湖面的石子，能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让陌生的彼此，在

瞬间有了心灵的契合。

午后工作间隙，泡了一杯温热的柠檬茶，翻开搁置

许久的书，恰好读到一段关于时光与陪伴的文字，字里

行间的温柔与共鸣，让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忽然收到

朋友发来的消息，没有繁琐的寒暄，只是一句简单的

“今天降温，记得添衣”。隔着屏幕，仿佛能感受到对方敲

下这句话时的认真与牵挂。想起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子，

失意时的安慰，开心时的分享，那些不曾言说的默契，如

同散落在岁月里的星光，或许不耀眼，却始终在不经意

间，照亮前行的路。

傍晚回家的路上，路过街角的花店，门口摆放着一

束束新鲜的洋甘菊，嫩黄的花瓣带着淡淡的清香。店主

是个爱笑的姑娘，见我驻足，主动递来一朵：“送你呀，今

天的洋甘菊开得特别好。”接过花的瞬间，指尖触到花瓣

的柔软，鼻尖萦绕着清甜的香气，一天的疲惫仿佛都烟

消云散。原来温暖不必惊天动地，可能只是一朵花的芬

芳，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善意的举动，却能在平凡的日

子里，点亮心底的微光。

前几日突遇暴雨，下班时天色已暗，豆大的雨点砸

在伞面上噼啪作响，路面的积水漫过脚踝，行走格外艰

难。正站在公交站台焦急张望，身后传来熟悉的鸣笛声，

是住在同一小区的张阿姨。她摇下车窗，笑着招手：“快

上来吧，这么大雨别淋着了，我送你回去。”钻进温暖的

车厢，看着阿姨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路段，闲聊间还不

忘递来纸巾让我擦去裤脚的水渍。车窗外雨势滂沱，车

厢内却暖意融融，这份邻里间的守望相助，没有轰轰烈

烈的承诺，却在困境中给予最实在的支撑，让人心头涌

起阵阵暖流。

生活本是由无数个平凡的瞬间组成，那些不期而遇

的温暖，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感动，如同点点星火，汇聚成

照亮生命的光芒。心有小暖，便不畏前路漫长；心有小

暖，便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品味出诗意与美好。愿我

们都能在往后的岁月里，既能感受他人给予的温暖，也

能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束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

因这份温暖而闪闪发光。

风铃版投稿邮箱

lybdx1862@163.com

我和妻子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以

前都走小镇边上的环山绿道，后来觉得

那边冷清，少了点烟火气息，于是改了主

意，在镇上绕着圈走。这条线路会经过一

条僻静的小巷。

小巷不长，很干净，两边都是老式的

民房，傍晚的时候，空气里漂浮着饭菜的

香味儿，或者淡淡的花草香。在巷子一处

老屋的墙角，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阿婆，

独自一人呆坐在石凳上，不知道在想些

什么。阿婆八九十岁的年纪，穿着一身洗

得发白的布衫，佝偻着身躯，花白的头总

是低着，听见人声，才费力抬起，送上一

个毫不含糊的笑脸。第一次见着我们的

时候，她就冲着我们笑，笑得很灿烂，很

温和，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边笑边说：

“瞧这一对儿，不高不矮的，真好……”我

们 一 时 也 弄 不

清，她是在跟我

们打招呼呢，还

是在自言自语，

虽说受了夸奖，

却免不了有几分

尴尬。于是也只

好报以羞怯的微

笑，然后转身逃

离，倒像是做了

什么坏事似的，

耳中还隐隐约约

地听阿婆在背后念叨：“年轻，真好……”

我们每天经过那个小巷，多数时

候，都能碰到那个阿婆。碰面的次数多

了，阿婆和我们也慢慢熟悉起来，除了

招牌式的笑脸，以及“这一对真好，不高

不矮的……”之类的话，有时也会跟我们

打招呼，比如“吃了没”“挺早的啊”。这

时，我们就会礼节性地停下来，笑着答

道：“是啊，你呢？”一问一答之间，好似有

一种淡淡的、暖暖的东西在流淌着，看不

见摸不着。等我们转身继续向前走的时

候，阿婆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在背后念叨，

只是内容更加精减，嘴里重复着“真好，

真好……”而我们也慢慢习惯了阿婆的

存在，以及她独特的交流方式，以至于再

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偶尔没有看到阿婆，

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问道：“咦，阿婆怎

么今天不在？”然后彼此相视一笑，继续

走我们的路。

妻子每次看到阿婆呆坐在墙角的身

影，就免不了会生出一些感慨来。她总说

人老了真难啊，孤零零一个，万一生个

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养老钱的话，

更不敢想象了。我们有时也会感叹人到

中年谋生不易，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可是

回头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知足，或

者说矫情呢？和那些风烛残年、无人陪伴

甚至还满身病痛的老人比起来，和终将

孤独老去的、几十年后的我们比起来，我

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段，可说是人生

最好、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了——至少我

们身体康健，有另一半的时时陪伴。孩子

还小，叽叽喳喳，承欢于膝前。家里的父

母也不是很老，依然像老而弥坚的大树

一样，拦在我们的前头，替我们遮挡下了

大多数的风霜雨雪。尽管人到中年，青春

不再，但在父母面前，我们终归还是孩

子，偶尔还可以和他们撒撒娇，被他们呵

护、惦念……

中秋节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又一次

穿过那个小巷。妻子忽然问道，好像有些

日子没见到阿婆了？我说，是啊，有些日

子了。经过阿婆

家的时候，看到

紧闭的大门，以

及墙角那空荡荡

的、了无生气的

石凳，一路上东

拉西扯、谈兴甚

浓的我们，不由

得都有些黯然，

心里空落落的，

好 像 少 了 点 什

么。

之后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再见到

阿婆，墙角的那张石凳依旧空着。我们

很少再主动提起她，但匆匆经过的时

候，目光依旧会忍不住往那老屋的门

口或窗户里张望几眼。尽管谁都没有

说话，但心里都清楚另一半在想些什

么——总希望还能看到她端坐在老地

方，对我们露出那温和、灿烂的笑，再听

她念叨一句“真好，真好……”

直到立冬前的又一个傍晚，天色暗

得早，小巷里已经亮起了几盏灯火。经过

那处熟悉的老屋时，妻子忽然捏了捏我

的手。顺着她的余光望去，只见那扇最近

一直紧闭的侧门半开着，射出橘黄色的、

温暖的光来。透过门框，远远地可以看见

阿婆正坐在厨房间的饭桌前，低着头，慢

慢地吃着饭，旁边还有一位妇女陪着，两

人偶尔会停下来交谈，听不清说些什么，

身影中却都分明透着一种安然。我们没

有停留，只是相视一笑，继续向前走去，

巷子里仿佛又隐隐回荡起那声温和的

“真好，真好……”

小巷里那位阿婆
文/星 耀

人生絮语


